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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诗词导读的选题，我琢磨了很多年，还在教

材编辑室做编辑的时候，就想过学生们需要这样的

书。市场上有很多同类题材的书，那些书各有各的优

点，但问题也很突出，有的一看就是纯粹学者写的，学

术味儿太浓，端着架子，用了深奥的学术用语，对于学

生，尤其是小学生，并不太适合。有的通俗倒是通俗，

但很多知识未经仔细核校，以讹传讹，给了读者错误的

信息。还有的书，封面上说是配套教材，但其实跟教材

无关。我们社从1950年建社之初，主体业务就是教材

编写、出版和课程、教材、教学研究，对于学生的学情，

学习的需求点，教材的组织架构等方面比较熟悉，我们

来做这个配合教材的传统文化的系列，有优势和基础。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启动这个项目，已是

几年后。社里把我从教材编辑室调入新成立的人文社

科图书编辑室，开始策划、编写这个项目。我们的团队

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初稿撰写，改稿和编辑出版又用

了半年时间。《小学生必备古诗词112首》销售时，虽然

赶上新冠疫情，但却并未影响读者购买该书的热情。

京东包销2万册，此后对外又加印5万册。最关键的是

读者对于该书的读后反馈——觉得导读文字优美，知

识点难度恰当。很多家长追问，初中本什么时候能出

版。策划、编写这本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也有些体

验和感受。

发挥人教社优势，传承优秀编写经验。人教社的

优势是教材编写和出版，课程、教材、教学研究，长期的

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优秀的编写经验，其中一条是

编写团队最好是上中下三结合，上是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的专家、教授，中是我们编辑，下是一线优秀教师。

专家、教授能把握学术前沿的准确信息，为学习方向和

高度把关；编辑负责上和下之间沟通和融合，了解表达

中深入浅出的重要性；教师了解课堂、学生，了解考核

需求，更能抓到痛点和难点。

文章不厌千遍改，一字一句见真功。得益于优秀

的编写团队和审读专家支持，我们的书稿才能有一个比

较好的初稿基础。但即使如此，稿子也是经过编辑和主

编十几次的编辑、核校、润色，每个月我们都会开一次统

稿会，会上把对每首诗的导读一字一句地讨论，每个人

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人教社建社之初社长叶

圣陶先生奠定的教材统稿方式，就是一字一句地读，一

字一句地讨论，经过这样的讨论和修改，一般来说，后期

才有可能经得起上万读者的检验。讨论会上，大家会争

到红脸，为了某个字词的注释，究竟是这样对，还是那样

好，过后又会哈哈一笑，君子之风，徐徐而来。

关注学情最重要，心怀读者见始终。编写、出版这

样一本古诗词方面的书籍，比起学术功底，我们不如中

华书局等专业出版古籍图书的社；比起创意，我们可能

不如中少等擅长儿童类图书设计的出版社；比起商业

运作，我们可能比不上很多长期从事一般图书销售的

出版社。那么，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胜出的可能性在哪

里？优势是我们对于学生的了解，胜出的可能性在于

我们要始终坚持这是为小学生编写的一本书，要从各

个角度、细节考虑小学生的阅读情况和需要。

我曾作为教授在大学讲台上教过书，进入人教社

后就在中学语文编辑室工作，长期研究语文教学，每年

都会到全国各地的一线课堂听课，发达地区特级教师

的课，西部地区的课，常态课，老师像“打了鸡血”满堂

灌的课，我都听过。因为有教师、编辑、教材编写者、教

学研究者这样一些角色的亲历，比较了解讲授和学习

的难点，对于学生和读本之间的适切度，有深刻的体会

和想法。作为策划和主编，我最关注和强调的，就是对

读者的适切性的把握。比如对于诗人的注释，关于诗

人的信息有很多，究竟我们需要给出哪些，而不必给出

哪些，这是需要严格把关和筛选的，如叶圣陶先生说的

“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我们要做的必须给与读者

需要和必要的知识，而不是随便堆堆儿。

踏破铁鞋览群书，偶见庐山真面目。编辑埋头编

辑、完善别人写的书，这些书各种各样，什么内容都有，

想做个更好的编辑，就不能停止读书、学习。我曾经犯

过一个知识性差错，就是作者在行文中有一句“包括鲸

等鱼类”，我没看出有问题，后面被审读查出，才确认鲸

不是鱼类。这对于一个从小在内陆生活、没接触过海

洋的人，“鲸”字又带着“鱼”字旁，这样的错误很正常，

但对编辑来说，这就是知识储存不够，或者缺乏这方面

的敏感度。有一天，我看到丰子恺的女儿回忆丰子恺

的文章，其中提到丰子恺有一幅画是画了一幅新月，但

月亮的形状画错了，不是新月。这就是文艺创作和科

普的差异性，对于大画家、文学家等大艺术家，有时我

们会选择欣赏艺术美，而不太计较其中的准确性。但

我想起了《小学生必备古诗词112首》中的插图，每首诗

我们请画家用中国传统线描法画了插图，插图中也有

一些与诗词不符合的地方，之前我们已检查出一些。

有没有画错了的月亮呢，因为古诗中还是有很多处提

及月亮。提醒编辑去检查，果然在白居易写的《暮江

吟》中，插图中的月亮画错了。“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

珍珠月似弓”，这里初三夜的月亮正是新月，画家初稿

画成了相反方向，是残月了。

编书过程中有很多辛苦、委屈，编辑在书稿上倾注

了很多心血，而读者看到产品中的一两处瑕疵，会提出

很多批评。不过编书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欢乐，如上面

说的，我们能跟着专家、学者，跟着老师、优秀的撰稿

人，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我们在讨论中，能感受到纯粹

的学习的快乐。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今年也

正好是我从事纸质出版的7年和数字

出版7年的汇合点，我叫它事业的七七

相会之年。这14年里，我经历了图书

出版的兴盛期、衰减期和数字出版的

萌芽期及快速发展期，我亲历了纸质

出版在时代变革期的焦虑与变化，也

体验了出版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开拓

探索期的激动与挣扎。

出版的转型与融合发展其实并没

有那么容易。2013年，我调入人教数

字出版公司。人教口语APP是我策划

的第一款产品，它也是公司里最早集成

最新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我特别主

张运用技术工具去提升学生“测、练、

评”的效果，通过技术让内容有更好的

表现形式和更佳的效果，所以早在2014

年产品一上线就具有了语音评测功

能。当时技术很新，还不那么成熟，内

容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困难很多。

举个例子，我们最初集成的是科大讯飞离线

评测的版本，项目组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开发是外

包团队。评测引擎集成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和

开发团队及引擎支持团队三方多轮远程调试与修

改，总是不尽人意，之后我请引擎支持团队来京一

起现场调试。那天到晚上11点多，当我走出开发

团队公司的办公大楼，灯光昏暗，原本有些路盲的

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当年导航软件还没怎么出

现，我也不好意思让我叫来加班工作的团队送我，

自己壮着胆子摸索着找路，走了很久才走到大路

上，看到了公交车站。回家后再继续进行产品的

测试和验证。

当年产品中几千条句子，测试是我自己来做，

一句一句地测，测完苹果系统，测安卓，系统不同，

引擎是不同的，一处标点，一个英文全角半角都能

引发无法评测的问题，引擎对接修改后，几千个句

子，两个系统再重新测试。因为一旦修改，可能会

引发程序其他问题，所以就要再全测一遍。每次

发现问题，我都恨不能把手机摔个稀巴烂。产品

的创新似乎都是经历了惨烈的磨炼，痛苦的煎熬，

才有了产品的新生。

当年为了产品能更加精准地表达英语教学的

最新理念，我多次请教社里专家，哪怕是在午餐时

的社里食堂，只要看到编辑老师们，我就一直不停

地追问教材与教学的各种问题。像英语编辑室的

张献臣老师，每次都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从教材编

写研发理念，到某一个具体主题的设计思路，把我

的疑问回复得清晰透彻，特别耐心，让我感动。我

参加人教社举办的中青年论文大赛，积极分享产品

研发理念及技术融合的理念，希望得到评审专家的

意见和建议。我埋点采集学生各种学习数据，然后

对数据结果进行各种分析对比，不断优化迭代功

能，让产品不但要更加好用，还要更加有效。我参

加说课比赛，在讲述教学过程与答辩中，积极和专

家切磋教与学的产品应用场景，努力去提升产品的

适用性与实用性。我不放弃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

去与专家探讨，去倾听专家的意见反馈。后来的事

情大家就知道了，人教口语APP先后获得了国家多

项大奖，“全国十佳出版新技术应用奖”、全国“数字

媒体创意”大赛优秀奖、新闻出版互联网“知识服务

创新项目奖”、“2018年最受欢迎的英语教育产品”、

获得2018年人民日报的实名点赞等等。

除人教口语外，我和团队还研发了人教点读产

品，几年下来，人教点读APP已从最初的只具备点

读功能的数字教材扩充到有主学科教材、学科工

具以及课程的系统学习产品。产品创新中处处都

是困难，创新者的窘境于我来讲体味地淋漓尽致，

但也练就了我百折不屈的工作状态。在2020年突

如其来的疫情期间，为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

号召，人教点读APP从大年初五开始就对全国用

户免费开放，整个团队连续几个月高强度作战，顺

利保障了全国1300多万用户的在线学习服务，服

务器访问量累计超过了62亿次，受到了中央及地

方多家媒体的报道。

数字出版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它与图

书出版线性化的工作不同，用户的需求把握程度、

内容的品质、技术的开发效率，交互的体验、运营推

广的策略等等，方方面面深度地耦合在一起，任何

一方面弱一点或者慢一点，都将对全局的成败有着

致命的影响；除此以外，产品研发还需要一种精神，

就是团队勇于扎到一个又一个枯燥的细节之后，仍

然还能有着底层的热情和内在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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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练对于读者适切性的把握
■张华娟（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文社科图书编辑室主任）

编者按 2020年，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年。70周年风雨历程，

人教社推出了无数惠及万千学子的优质出版物，而这背后更是凝聚着

一代又一代人教人的心血和付出。近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编

客”特设“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庆70周年专版”，我们很荣幸邀约到若干

人教社资深编辑老师的投稿，讲述他们在策划、编辑加工、与作者交往、

装帧设计、数字化转型等过程中发生的，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有着特殊

意义的事件、见闻和感悟，以此记录书与人的故事，为人教社70周年献

礼。这个栏目将分四期推出，敬请期待。

在人教社百炼成钢的那些编辑在人教社百炼成钢的那些编辑（一）

2020年夏天，《新编学生词典》的编写工作进入攻

坚阶段。这本专为广大中小学生编写的词典，既要收

录现代汉语常见常用词语，满足学生查检和学习的需

要，又要配合部编本语文教材，给语文教学提供参考依

据。为此，人教社辞书室与北大中文系现汉、古汉教研

室的老师们结为合作伙伴，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工”，几

次召开线上会议都无一缺席、一口气讨论四个多小时

直到深夜，大到框架结构、全书体例，小到某个词的词

类划分、某个义项的释义用语、某种体例的特殊符号。

一天晚上十一点半，我整理完手上的稿子正准备

洗漱，突然收到编辑室主任谢仁友老师发在群里的一

条微信：“刚刚项梦冰老师告诉我，为了使他撰写的

‘万花筒’条更准确，他专门从淘宝买了新式旧式万花

筒各两种，发现确有区别，这个不同现有词典都没有

说过。他明天会将该词条改后的新稿发给我。”我本

科时就上过项老师的课，后来又跟随方言学的老师到

福建田调。项老师做学问的严谨，我早有体会。但万

花筒真的有两种吗？又有什么区别呢？原来，原词条

在释义中写道：“（万花筒是）一种圆筒形光学玩具。

从圆筒顶端的观察孔往里看，可以看到对称性的像美

丽花朵一样的图案……这些图案是通过筒身内安装

的三棱镜对用一片毛玻璃和一片透明玻璃夹在圆筒

底端的彩色纸屑或彩色碎玻璃等的反射而形成的。”

这个释义没有错，但是项老师发现，除了这种传统的

“内景万花筒”，还有一种新式万花筒，它使用的不是

三棱镜和玻璃，而是水晶球或凸透镜，反射源也不是

内部的彩色纸屑或碎玻璃，而是外部世界的万事万

物，因此被称为“外景万花筒”。这样，词典原来的释

义就显得不够全面，而且其他词典中，还从来没有人

提出过这个问题。看到项老师的修改，我不禁心生敬

佩，既感动，又感慨。

几周后的一个上午，我给北大中文系的郭锐老师

送资料。虽然这些资料与《词典》无关，但简短的交接

之后，郭老师果然话锋一转：“攀伟啊，我觉得《词典》

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啊！”我立刻紧张起来，

掏出手机准备记录。“比如，‘吃回头草’这个词条说

‘比喻走回头路。也特指女子改嫁’。用‘走回头路’

来解释‘吃回头草’是不准确的，这是两回事，我们说

‘坚持革命道路，不走回头路’，不能说‘不吃回头草’

啊！‘特指女子改嫁’也不对，可以说成是‘指在恋爱

或婚姻中与分手的前任复合’。”郭老师提到的这个

词条恰巧在我负责的部分中，我赶紧向郭老师解释

这个词条已经修改过来，请他放心，并且把郭老师提

到的其他问题、参考资料逐一记下来，准备回到社里

跟老师们进一步查阅资料、研究论证。那时北京刚

刚入秋，艳阳高照又凉风习习，我的心情与体感出奇

地一致，既因为与崇拜的老师交谈而感到无比温暖

愉悦，又因为心怀敬畏而微微紧张颤抖。我和老师

坐在公园长椅上，畅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从《词典》中

的具体问题，到如何做一个好编辑，到如何成为一个

真正的学者……

高品质的辞书依赖高水平的编写团队。“万花筒”

“吃回头草”……这些看似简单、普通、平常的词条背

后，是顶尖学者的思考和研究，目的是把准确、权威的

释义呈现给读者。第一本现代英语词典《英语大辞

典》的主编塞缪尔·约翰逊曾说：“如果你要痛恨一个

人，就让他去编词典，因为这项工作里包含了所有的痛

苦与折磨。”编写一部优秀的词典确实很辛苦，但此中

获得的知识与能力的增长可以使一切苦尽。更令人着

迷的是，自己最崇敬的老师的指导、鼓励和认可可以使

一切甘来。我一直倍感幸运，因为从事着与专业相关度

极高的工作，所以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师们的关怀与

监督，既有所依赖，又不敢懈怠，如谢仁友老师所说：“真

知来源于实践和生活。辞书编撰亦然。老一辈学者的

问学与工作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词典里的“万花筒”与“吃回头草”
■黄攀伟（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高级编辑）

如果不是编辑业务的缘故认识了穆志龙，可能塔吉

克斯坦这个国家于我而言，永远只是“一带一路”沿线众

多国家中的一个普通地名。但现在有了我的塔吉克斯坦

帅翻译，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和他相识于《跟我学汉语》多语种项目。这是一套

孔子学院总部研发、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针对海外青少

年的国际中文教材。我们汉语编辑室的几位责任编辑要

基于英语版教材，联系20多个语种的译者，对原书做国

别化、适应性的改编和翻译。机缘巧合，塔吉克语版的光

荣任务落在了我头上。

以往我负责过葡萄牙语、土库曼语等语种，大都从北

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或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海外孔子学院等机构聘请专家，但这次却让我犯了

难。因为国内的高校基本上没有开设塔吉克语专业，这

样的汉语教材在国际中文教育史上也几乎是空白。几经

辗转，颇费周章，我终于联系到了新疆一位塔吉克族教

授，他却说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语和我国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塔吉克族同胞的语言不太一样，最好还是找一位本

国的译者，于是把穆志龙推荐给我。穆志龙是这个小伙

子的中文名字，他本名是阿穆尔丁·诺斯洛夫（Amriddin

Nosirov），出生于塔吉克斯坦库洛布，与新疆只有一山之

隔。2009年他考取了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新疆师范大

学学习商务汉语。2012年起担任《大陆桥》杂志的塔文翻

译。2013年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深造，攻读外交学专业的

硕士。2017年初我认识他时，他在上海经合组织工作，不

久成为塔吉克斯坦驻华使馆的一员，妥妥一枚帅气的外

交官。

记得那是2017年的春天，我跟穆志龙简单电话沟通

后，约好在使馆附近一家咖啡馆见面。他穿着笔挺的西

服从工作岗位步行10分钟翩翩而至，我连忙站起身来，

回应以职业性、礼貌性的标准微笑。他对这个项目比较

认可，觉得是为那些想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塔吉克斯坦

青少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在愉快的交谈和

短暂的会面后，说好了编译要求、交稿时间和注意事项。

那套书有8本需要编译，工作量很大。接下来的2年

里，我们频频在微信和邮件里沟通一些细节问题。穆志

龙会经常问一些让我这个对外汉语专业的老编辑瞠目结

舌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黄瓜明明是绿色的，却叫做黄

瓜？为什么喝酒的是夜店，过夜的叫酒店？为什么站在

电梯里，却要说坐电梯？……呃，好吧，看来我还需要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

2018年3月21日，是塔吉克斯坦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诺鲁孜节。穆志龙邀请我到使馆参加庆祝活动，那是我

人生中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我观看了载歌载舞的演

出，品尝了当地美食，欣赏了精美的油画和服饰展览。我

第一次面对面直接感知塔吉克斯坦文化，深深地为自己

的工作能促进两国友谊而自豪。

后来的两年，我见证了穆志龙在北京娶妻生子，和

他美丽的妻子——塔吉克斯坦漂亮姑娘李好也成了好

朋友。我还有幸受邀到他们家中做客，享用李好亲手做

的手抓饭，逗一逗他们可爱的儿子。因为认识了这位帅

翻译，我会特别留意塔吉克斯坦的各种消息。我时常看

穆志龙出现在各种重大国事活动中。《新闻联播》里有他

的身影，上海经合组织会议的翻译席上有他的名字。

2018年6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栏目《来

我家坐坐》系列报道还为他做了一期专访。2019 年 9

月，他还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学生塔吉克语。

今年疫情期间，他还陪同14位陕西专家到塔吉克斯坦

支援。在塔期间，中国专家通过视频连线、实地考察、座

谈交流等形式，了解塔方的疫情防控情况，讲解、交流中

国的抗疫经验。语言互通，才能民心相通。这些交流的

背后，有我这位帅翻译的一分功劳。我为我的外国朋友

穆志龙骄傲，希望以后可以有新的合作，希望和他一起

推进中塔友谊万古长青。

我的塔吉克斯坦帅翻译穆志龙
■施 歌（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

葛 欣 施 歌 黄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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